【如正式引用，须自行核实】

曹荣英主任的口述校史

学生记者  陈嘉洁  李娉婷
一、采访时间

2010年5月29日上午。
二、采访地点

曹荣英主任家中。
三、人物简介

曹荣英，女，1945年4月19日生，广东省大埔县人。1965年毕业于嘉应学院医学院。毕业后分配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广东省中医院工作，历任团委副书记、宣传干事、科长、专职党支部书记、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教学办公室主任等职。多次评为医院和大学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。

四、采访记录
问：曹老师您好，我们是学校“口述校史”采访活动的学生记者，不知您能不能跟我们聊聊您对广中医精神的看法？您觉得有这样一种广中医精神吗？如果有，它具体是怎么样的呢？

答：广中医精神主要是继承和发扬，这两个很重要。现在还要加上一个创新。我们过去一直都是这样做的。我们中医药大学是1995年改叫大学的，以前是叫做广州中医学院,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四间中医药院校之一,1956年正式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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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您是什么时候来广中医的呢?
答:我很早就来了。在1965年,我来到广州中医学院刚刚建立的地方,当时只留下省中医院工作。当时省中医院所在的大德路就是我们中医学院的原址,先前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。
问:您开始工作时是当老师吗?
答:不是的,我是在梅州读书以后分配出来的。嘉应学院医学院,原来是中专,我以后读了大专,毕业后分配到省中医院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在办公室做资料员，工作是资料收集和整理大字报,以后就搞团委工作，当过团委副书记，宣传干事，科长。1987年正式管大学，在大学工作，是管理人员，当书记，主任。以后改革开放,祖国发展,国家对中医开始重视了。你们对这些了解得不是很多。我们以前发工资医院都要向人借钱, 没有什么奖金的。随着改革开放，整个经济大踏步前进。经济好了，教育改革、发展了，对中医也重视了，所以1956年的时候中医药大学的前身中医学院就成立了。1986年以后院系合一，目的就是要学生多临床，早临床。学校把中医系一分为二，一半就是第一附属医院，以前叫一系。因为我们省中医院过去和中医学院是在一起的，学院搬到三元里就分开了。省中医院还是省中医院，也叫第二附属医院。第一附属医院就是在三元里、学院旁边由政府投资新建的。院系合一，就是中医一系于第一附属医院合在一起，后来改为第一临床医学院。我们中医二系与第二附属医院合在一起，后来改为第二临床医学院。中医二系就在1986年6月份和一系分开，83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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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我们的第一届学生。省中医院7、8、9楼是属于教学区，图书馆以前也是属于中医学院和中医药研究所的，现在拆掉了。放射科现在也拆掉了。这些原来就是在中医学院的旧址那里的。我们国家对中医药事业开始投入比较多了，比较重视了，中医药事业发展也快了。我们二系成立以后到1995年，学校改为中医药大学，然后在下面设立几间学院，我们就改叫做第二临床医学院。这个历史你们应该也知道一点吧？ 
问：恩，大概知道一些。
答：我们学校主要在继承、发扬、创新方面进行人才培养。学校办学的宗旨是培养具有特色的中医药人才，在继承发扬当中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。现代中医加入了很多现代化元素，中医不是单纯的把脉，西医检查也加进去了，教学来说也是中西两方面都有。你是学中医的吧？
问：我们一个是中西医临床专业的，一个是学中药的。
答：哦，中西医就是这几年才开办的新的专业，原来中医专业里面就分中西医结合方向，就是我们学院的七年制，现在在顺德的军医大学（南方医科大学）那里办。改革开放以后各个方面都发展了，我们中医也有发展，特别是我们对培养人才方面更加重视了。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培养会上讲了，要抓人才的培养，要创新人才，要突出人才，特别是对我们的年轻人，因为年轻人是祖国的希望，事业都靠你们来发展。你们年青一代，一代比一代强，中国医学的继承也要创新，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
—3—  
发展。所以我说读这个专业（中医药专业）是很好的，不管你是读中医也好，中药也好，都是很有前途的。
问：据说就业不太好呢。
答：没关系！一开始工作找不到也没关系。关工委的成立就是希望我们这些老同志，要为你们这些青年学生的成长做一些工作。我也很乐意做这些工作。去年4月份我才参加学校关工委的第一次会议，成为关工委的委员和第二临床医学院关工分委的常务副主任。我觉得关心、帮助年轻人我们都有责任。大家互相交谈，聊聊思想，谈谈学习，对任何问题都不要悲观，一定要有信心。一个人没有信心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。所以我要求我们的人才也是这样。作为关工委的老同志，我走过了几十年的路，我们一定要加强责任心，加强我们的责任心是很重要的。对于年轻人，我们要以朋友来相待，要当成自己的子女来对待，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。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悲观。不能像那个富士康的年轻人，第十一跳了。
问：十二了。
答：是吗？那个湖南的年轻人才22岁，他想成为歌唱家，但是没有成功，就跳楼了。他就是想到简单的劳动，思想放不开。他第一个月赚了一千九百块钱，寄了一千五百回家，其他朋友都称赞他。他家里有一定困难，他就想给父母一个安慰，帮助家里。本来是很好的，但是他钻牛角尖，钻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年轻人思想一定要开朗，这个很重要；不要丧失信心，一定要有信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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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也很重要。我以前就是搞毕业分配工作的，我就是尽量让学生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，千方百计把他们安排得好一点。那个时候山区的学生，他们都不想回去。江西、湖北山区的学生呢，他们就说能不能留在广州，珠三角等地方。因为广东最先改革开放的嘛。所以我都是了解他们的情况的。我经常跟他们谈心，有什么问题，需要解决什么问题，大家交流一下，这样就好解决一点。
问：我们想上网找您的资料，找不到，只在关工委简报的捐款名录里找到了您的名字。
答：是吧，哈哈，因为我们不是学院的编制嘛。我对我的工作还是很有兴趣的。那时党委书记是史书记，我呢，就是专职书记，就是具体管事务的，我那个时候不是总支书记。当时刚刚接管，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——1989年“六四”事件，学生游行。我们主要是抓党建工作。关于思想工作的话，我们主要是跟学生多谈，多交流。我们年纪大了，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和他们交朋友。我觉得应该这样做。
问：当时有没有新来的辅导员来分担您的工作？您是怎样开展传帮带工作的呢？

答：辅导员是学校编制的，所有的工作都是他们来管。思想工作，日常管理工作也是他们来管的。教学办公室主要是课程的安排。我是1992年到华中师范大学学习高等教育管理，回来后就到教学办公室当主任。原来是当书记，以后就到办公室，管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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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我们主要工作是进行学习管理，课程安排，同各个教研室联系，对这些教研室进行管理。教研室的工作我们是新手。第一临床医学院一直都搞教学工作，比较熟悉。我们在省中医院，1986年成立二系，省中医院才有管学生的，所以是新手。跟年轻人在一起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们经常跟学生接触，大家都觉得更年轻了。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，看到他们成长我们也很高兴。对于学生，我觉得一些思想上的问题还是要进行疏导、教育、关注。我觉得对学生要平等对待，这是我的体会吧，不能够学生有一点问题就把它看得很严重，动不动就进行处罚什么的，我不主张这样的。我就是慢慢来做工作，把它们解决掉。有矛盾尽量解决。我们有些学生思想走上极端的也有。思想上，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，有他的理想、信仰。85级有个学生我们就觉得很遗憾，他去当和尚了，他走不出这个死胡同。那个学生叫胡××。9月29号，我们发现他不见了。
问：他怎么了？

答：他去出家了，剃度了。29号那天，我管的全部学生组长要来开会。我检查人数，发现少了一个，我就追问他到哪里去了。噢，原来他已经剃度了。
问：是什么问题？就业吗？

答：不是，他家庭条件非常好的，他父母亲一个是骨科主任，一个是妇科主任。他们家在湖南，靠近我们这边的。父母准备了20万元给他们两兄弟用，他弟弟也是进了我们骨伤专业，正在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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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级。我了解了以后，想起了很多事情。我也找他谈过话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会出家当和尚。他本人是绝对不会说的。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在食堂里吃饭，他也在。我去检查，他总是最后一个走。他坐到最里面中间那个位置，这样不容易被人家发现他。当时我不知他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。那时他人就越来越瘦，瘦的不得了。我经常对他说，小胡啊，你怎么还不去打饭啊。我每天都这样问，每天都去赶他，叫他早点去吃饭。他每天都吃五分钱的菜。我发现他这么瘦，就对他说，你不能就这样。我不知道他是要吃斋。以后我就发现他一见到我就把桌上的东西用书本一盖，肯定有问题，肯定有名堂了，我也没有揭穿他。我觉得他有个什么问题在这里面，可是我没有问。我就这样跟他讲：“你要早点去吃饭，早点休息，注意身体。”几个月过去了，直到他不见了才想起来那么多事。以后他去了云游，他在福建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班主任。他说要跟我辩论，要战胜马列主义，他要讲他佛教那一套。后来我到了武汉，我1992年到武汉学习，有个姓苏的，退学了，他也是临毕业就退学了，跟他（胡××）最要好的，也出家了。但是他没有剃度，家里又很穷，精神有点不正常。那时他在武汉，我想找他跟他一起去找胡××。结果他不肯，我自己去又不太好啊，在很远的地方啊，襄樊那。这件事对我始终是一个遗憾，因为没有把他教育过来，发现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做好工作。到最后他又回来到东莞打工，以后又听说去读中山大学的成人教育。他要我们写一个情况，我说写是可以的，但是别人不能给他写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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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亲自给他写，我要亲自见到他才能给他写。结果他始终没有来找我。我们叫他父母亲来。当时中医系的刘老师，也是湖南人，负责来接待他父母。他父母亲哭得一塌糊涂。这些问题是两方面的，但我认为主要责任在自己，不过学校的教育疏导也很重要。及时发现问题，早一点做工作，跟他家人一起配合进行教育那才好嘛。因为难免有些人是思想钻牛角尖的。
问：我也有听说二院的就业率比一院高，你们的功劳不少吧？

答：哈哈，是不是啊？没有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尽量为学生解决问题，特别是帮助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完成学业。另外，就业方面也要尽量帮他们解决。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坎，能不能顺利跨过这道坎对于学生本人和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很重要。就像你们的父母也是希望你们能顺顺利利完成学业，掌握专业知识，然后参加工作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是这样的。我们第二临床医学院的老师每个星期都有开会，反映学生情况，解决学生的问题。有个学生，这里不讲名了。他呢，就是练香功。
问：是气功吗？
答：不是，香功就是就是说练了之后有香气的那种，这个也是不科学的。练气功也好，香功也好，身体呢是会发出一点什么气。但是沉迷到那里就不行。这个学生很不错的，现在也很不错。当时中午他们就在那里打坐，练功，练到打瞌睡了，下午又上课，你说能有好精神吗？后来他来找我说：“主任啊，我头晕脑胀，不知怎么回事?”我说：“你是不是练香功啦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我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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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现在呢，我们两个人来做朋友，我就要你停止香功。我的观点希望你接受，接受两个月。你停两个月，看看你身体是比以前好了还是更坏了。”他说：“好，听你的话。”我每天去检查，有人还在练，他没有练。以后成绩马上就上来了。他说：“主任啊，我再也不练了。”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。毕业以后我就把他分配到二院，现在已经当了副处长啦。有些同学问题是要及时疏导的。我讲的对不对啊？

问：对！
答：你们学生当中有些人就是不愿意让老师知道自己的情况。这样的心态。你们有没有啊？实际上老师都是爱学生的，你们要相信这一点，老师不会说专门来整治学生，不是的。纪律在那里，你说违反纪律的有几个啊？多数还是靠自觉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对那些台湾学生很感慨。1996、1997年的时候台湾学生很多，今年给一院管，第二年归我们管，每年都这样轮流。他们当中不少人学的很好，可是很多学生根本不是来学习的。他们当中有些人旷课，不实习，整天在宿舍，在外面逛，或者回台湾，只是想拿到文凭。作为医生，面对的是病人。你要对病人的健康负责，对生命负责。所以作为一个医生，你的责任大于天，你稍微有一点不到位，不关心病人，就会出大问题的。医生的责任相当大，病人的命运掌握在你手里，只要我们一不小心，不负责任，就会出问题。这些学生不去实习，毕业了，才拿了两张实习鉴定。因为各个科都要的，人家都有几十张，他呢，只有两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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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那就毕不了业了？

答：毕不了业了。反正我也不是要升官发财，所以我就在教学会议上提出来。当时刘校长就支持我的观点。我跟他们讲，要文凭，那你就叫他们拿出三十万、五十万，卖一个给他。如果你对人民不负责的话你可以这样做。但是他以后的职业是个医生，不能够这样，这样败坏了我们祖国的名誉，败坏我们中医学院的名誉。我说：“不能够让他们毕业！”这令学校外事处的人紧张得要命。教务处支持我，校领导都觉得我讲的有道理。所以最后还是不给他们毕业，要补实习，补了三个月，才能毕业。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这样放肆了。纵容他们，你说这是爱护他们吗？他们没有学到任何东西，对家长也不好交代。
问：您对学生付出了不少心血，他们一定会理解您的用心良苦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的采访也告一段落了，谢谢您的支持和配合，希望没有打扰到您的生活。
答：没事，你们能来我很高兴，我也谢谢你们。
（注：本采访组获得2010年“口述校史”活动二等奖。）
—10—
